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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本科是工程科學，自研究院畢業後，即投身教師行業，在

大學裏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。一直以來，工作的內容都離不開科技數

理。雖謂工程科學比自然科學來得面對現實，立足和關注的都是人類社

會的具體問題。但大學的根本畢竟是學術，大學裏的工程科學也免不了

以學術價值衡量，教案和研究課題關心的所謂現實，都是經過篩選提

煉，概念化後重新建構的模型。因此，教研的內容與現實世界之間一

直存在距離。

工程科學教育以培育工程人員為要務，專業化的程度很高。對專

業知識、技能和資格都有一定的標準和要求。晉身工程專業，必要通

過連串考核。因此，課程範圍是工程科學教育的重要核心。工程科學

教育的教與學，從來以課程範圍為本，在這一方面，與任何專業學科教

育沒有兩樣。執教多年，就是一直在一個與現實世界保持距離的課程範

圍內周旋，課程範圍會不斷改變，但其作為核心主導的地位是不變的。

課程範圍是專業學科教育的基本，對教與學雙方都預設了要求，因

此亦是教學的主要局限所在。知識本來是無窮無盡的，學海無涯，理想

的教學本應是開放的，不會預設局限。以預設課程範圍局限教學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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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教育為了要在指定年期內培育達到一定標準的專業人員的手段，

是教育的一種取捨。如我身處的科技型專業一般，學科發展急促，課

程範圍總是在不斷擴大，教與學都要趕時完成越來越多的內容，學習

情緒是緊張的，壓力很大，很多教學的困難由此而來。課程範圍是主要

局限，亦是主要挑戰。多年觀察所見，除了少數極高水平的學生，絕大

部分的學習成效都不會很高，學過的東西，考核過後忘掉大半，是常見

的情況。學習成效不好，當然會影響專業的水平，到頭來主要還是靠在

職經驗才可成為真正的專業人員。由此觀之，專業學科教育的課程範

圍沒有緊扣現實世界，未必是太要緊的一回事。

概而言之，旨在培育專業人員的專科教育總要以課程範圍局限教

學，取乎考核所需的標準化，捨棄了廣闊開放的知識天地，以及教與

學所需的良好情緒和學習空間。相信不少教育工作者和我一樣，對這

種情況有很深的體會。尤其以華人社會對考核學習的重視，課程範圍

為本，已經不限於專業學科教育，而是普及至大部分學校科目。說這

是目前香港教育的普遍困境，未必為過。

就個人教學經驗而言，要到第一次負責通識教育的教學，才終於

有機會走出這個困境。不是工程科學這門專業學科的困境，而是受制

於課程範圍局限的教學困境。

通識教育的精神，是開放的教與學，不是沒有課程範圍，而是課

程範圍的彈性可以很大，甚至不斷隨學習的進程移動。一門通識課的

起點是議題，教學的模式近乎研討，由預設的議題出發，隨教與學雙

方互動推展開來，在相關的知識系統內搜索，予取予攜，藉以建立著眼

於議題的一番論說，更藉此找出其它相關議題，讓學習得以不斷發展開

來。如果把傳統專科教育的取捨，比喻為在知識的天地圍圈，以便學習

圈內的知識。通識教育的取捨，則是在知識的天地裏，選擇學習的起

點，學習的軌跡是開放而不確定的，不在任何預設的範圍內，卻始終

和起點連結在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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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放而不確定的學習軌跡，是通識教育的特色，亦是教與學的機

遇和風險所在。以我任教的一門關於「科技與人的關係」的通識課為

例，簡單來說，教案的主要內容是一連串的相關議題，比如科技和社

會的發展、科技和人的成長、地球村現象、環境問題等等。一節課的具

體內容，包括了時事新聞，個人經驗，甚至即時進行的堂上意見和資料

搜集。教與學的過程連結著身邊甚至個人的事情，大大有助提升學習

情緒和成效，此為一機遇所在。與此同時，要主持及調節課堂上的討

論，以確保學習的軌跡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得以有效延伸，是對教師的

很大挑戰。掌握得不好，容易出現離題或空泛的論說，甚至陷於迷失的

境況裏，影響了學習的信心。

不論是專科或一般學科的教學，目前普遍存在學習情緒低落和課

程壓力的問題，教和學雙方都有待釋放。除了各學科在課程範圍和 

學習資源之間不斷調節平衡外，重整學科，加入通識內容，可能是更

有效的解決方法。

最後想要指出通識教育比一般學科優越之處，在於學生可以有更

大的自由，對學習的內容作出提問。學習任何一門學科，由入門至能

夠作出有意義的提問，需要先花時間搞清楚學科的基本語言和範圍所

在，然後才拿得出其中的問題。而通識科目只有起點的議題，沒有範

圍的局限，容易鼓勵學生就個人經驗觀察和思考，提出問題，一起推

動學習進程。因此，通識教育可成為學習發問的一個有效平台。進一

步說，學生的提問連帶著他們的生活經驗，學習的軌跡就得以伸延至

現實世界，有效地縮短了學習和生活之間的距離。




